　　四、充分认识纺织工业在中国经济、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，以及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
　　
　　纺织工业是一个大工业部门。纺织工业的顺利发展和生产运营，甚至仅是维持简单再生产，除了原料资源、人力资源和资金（投资融资）、市场等要素外，更还有个政策环境、舆论环境问题。政府、社会各界和人民大众都重视、看好纺织工业，纺织业发展就顺当，即使遇到某些重大困难也能解决。
　　
　　反之，明明还在正常地发展着，还在正常地为经济、社会做着重要贡献，却会由于某些产能过剩现象，或不难解决的城市规划问题、环保问题，而被边缘化了。许多好端端的纺织工厂，“被退出”大中城市，“被迁出”城区以至城郊，被迁往并不具备纺织、服装企业生存、发展条件的地区、地段。
　　
　　明明是社会有需要，并已有很好工业基础的苧麻纺织、亚麻纺织、柞蚕丝绸等传统纺织业，近年却由于农业政策考虑不周，陷入了完全不该发生的全行业不景气困境。黄麻纺织业被丙纶织物挤出市场，是市场规律使然；但从“绿色发展”的经济发展方针看，对黄麻纺织、黄麻种植业当救而不救，实为不妥。
　　
　　纺织工业是中国的一个重要部门，纺织系统在纺织工业发展的政策环境、舆论环境问题上，并不是无能为力的。但首先是我们纺织系统“业界人士”自己，要充分认识纺织工业在中国经济、社会发展中的地位、作用。要理直气壮地讲纺织工业的重要性，讲纺织工业兴衰对经济、社会的利害关系。
　　
　　过去钱之光老部长就是这样做的，我们要继承这样的风格和工作方法。
　　
　　所谓充分认识纺织工业在中国经济、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，集中到一点就是：纺织工业是中国的支柱产业。新中国建国后的“前30年”是如此，“后30年”也是如此。
　　
　　进入21世纪以来，在信息产业、能源工业、汽车制造业、工程机械制造业、电机工业、家用电器工业和建筑业、交通运输业先后起飞的情况下，已成“传统工业”的冶金、机械、化工、建材、纺织等工业部门和采矿业，说到底仍然是中国的支柱产业。
　　
　　道理很简单：中国经济、社会的继续发展，离得开钢材、水泥、机床、电机、三酸两碱、化肥化纤、棉纱棉布、纸张塑料等这些最基本的工业产品吗？离得开这些实体经济部门提供的“国家财政收入”、“国家外汇储备”、“社会就业岗位”以至“国内生产总值”吗？这些重要工业部门在中国经济、社会中的“支柱产业”地位，并不是某个权威机构评选出来的，更不是宣传出来的。而是完全基于国家统计局的权威统计数字，由“数字与事实”来决定的。
　　
　　令人颇为遗憾的是，上世纪90年代后期，当纺织工业经过改革开放初期新一轮大发展，需要对某些产能和行业结构、产品结构适当作些调整的时候，社会上（学术界，报刊媒体等等）出现了中国纺织工业已成“夕阳工业”的舆论。纺织系统的业界人士中，也往往由于缺乏对纺织工业全局的了解，而人云亦云地产生了中国纺织工业是否仍是支柱产业，是否已在步一些老牌工业国家纺织业后尘，将逐渐衰退以至沦为“夕阳工业”的疑虑。
　　
　　所谓“夕阳工业”云云，当然是对纺织工业的发展有负面影响的。甚至，在经过上世纪末三年“纺织工业战略大调整”、纺织工业迅即恢复勃勃生机之后，所谓“夕阳工业”论的负面影响也未完全清除。
　　
　　诸如：某些原先对获批纺织企业建设项目如获至宝的大中城市政府，不再重视纺织工业了。甚至把一些好端端的纺织、服装工厂，也无意地让“退出城市圈”了。甚至听任一些缺乏远见的金融机构，任意切断正在正常经营的纺织工厂的资金链，导致这些工厂迅即陷入绝境。一些在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好不容易建起来的纺织工业新基地，在这样的政策环境、舆论环境中也遭受了噩运，有的甚至从此在中国经济地图中消失了。从舆论误导到政策失误再到纺织工业生产建设多方面受挫，其负面影响就是如此直接和清楚。
　　
　　下面，就让2000-2015的“数字与事实”说话，来正面分析“纺织工业现在仍然是是中国经济、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”这个重大命题。
　　
　　1、在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新情况下，纺织工业仍然是中国国民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份之一。
　　
　　①纺织工业规模以上（2000-2010为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，2011年后为2000万元以上企业）企业数，从2000年的1.94万家（在“全国工业”中占比11.9﹪）发展到2010年的5.4万家（占全国工业的12﹪）。在“规上企业”划分标准改为2000万元的情况下，2014年纺织系统规模以上企业数为3.93万家，在“全国工业”37.8万家中的占比高达10.9﹪。
　　
　　②纺织工业主营业务收入。2000年时在“全国工业”中占比9.9﹪。其后随着一大批新兴工业的崛起，纺织业在“全国工业”中的占比合理下降为2014年的6.1﹪。但绝对数和纺织业自身纵向对比，增幅却极为可观。2000-2014的十五年间由8339亿元发展到67661亿元，整整增长了七倍，是个“大发展”的局面。
　　
　　③纺织工业利税总额。2000-2014的十五年间，由602亿元（在“全国工业”中占比4.5﹪）发展到6029亿元，整整增长九倍。在“全国工业”中的占比略有上升，保持在5﹪左右的水平。
　　
　　④纺织品、服装出口总值（海关口径）。由2000年的530.44亿美元，级级上升为2014年的3069.6亿美元。在“全国工业”中的占比，由21.3﹪合理下降为13﹪；出口总值绝对数则是大幅度增长，在“全国工业”中稳居首位。特别是在甚为宝贵的“贸易顺差”方面，对国家贡献巨大（请参阅附表②）。
　　
　　2、在“全面小康”建设中成功地担负起“保障和改善全国近十四亿人口衣被消费”的重任，并已将中国社会的衣被消费，提升到与欧洲一些发达国家比肩的水平。
　　
　　2000-2015的十六年间，棉型布产量由277亿米发展到893亿米，创世界范围历史新高；
　　
　　丝织物（含真丝绸和化纤长丝织物）由46.9亿米发展到439.2亿米（内真丝绸6.2亿米，化纤长丝织物433亿米）；
　　
　　毛织物由2.8亿米发展到6.3亿米；
　　
　　苧麻/亚麻织物由1.2亿米发展到8.8亿米。
　　
　　全部织物产量从327.9亿米发展为1347.4亿米。这还不包括毛线（2015年生产40.5万吨）和“针织织物”（2015年仅直接出口即达109亿米）、针织服装（2015年仅“规上企业”生产的针织服装即达144亿件）。
　　
　　2015年全国棉、毛、麻、丝、化纤织物总产量（亦即纺织品的货源）1347.4亿米，是个什么样的商品供应概念呢？
　　
　　如果按同年全国人口匡算，“人均”织物年产量已达到98米。如果按绝对数进行纵向比较，这大体上是1950年中国纺织工业棉、毛、麻、丝、化纤织物总生产量（26亿米左右）的52倍；大体上是中国社会“取消布票”前夕、1983年生产的棉、毛、麻、丝、化纤织物总生产量（176亿米左右）的7.7倍！2015这一年，在总产量1347.4亿米中，扣除各类织物直接出口（205亿米左右）和加工成服装、家用纺织品后间接出口（从宽匡算为400亿米），供应国内市场的各类织物总量至少在740亿米左右，即人均54米左右（还不包括大量的针织织物）。
　　
　　经济统计和生活常识告诉我们：当年复一年人均（人/年）棉、毛、麻、丝、化纤织物总供应量达到30米左右的时候，一个国家人民群众的衣被消费就已显得相当富裕了。达到50米左右，实际上已是“较高水平的小康”消费水平了（请参阅附表③）。
　　
　　纺织工业在中国社会“全面小康”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，实实在在，再也清楚不过了。
　　
　　3、保持和提升城乡市场繁荣水平的重要因素。
　　
　　2000-2014的十五年间，中国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”，从3.9万亿元发展为27.2万亿元，增长近六倍。纺织工业是最重要的消费品工业部门，作为中国城乡生活消费品的主要“供给侧”，在提升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”水平中理所当然地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。
　　
　　随着城乡居民家庭消费需求的提升和多元化，“衣着支出”在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占比，从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20-30﹪，逐渐下降到15﹪左右、10﹪左右。但“衣着支出”的绝对数和人均水平，在2000-2014的十五年间，则是大幅增长。
　　
　　城镇居民家庭“衣着支出”，十五年间由500元提升到1627元。
　　
　　农村居民家庭“衣着支出”，十五年间由96元提升到510元。
　　
　　在保持和提升城乡市场繁荣的商品供应水平的问题上，纺织工业作为“支柱产业”的重要作用，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。
　　
　　4、社会就业岗位和社会就业率的重要稳定因素。
　　
　　进入21世纪以来，在纺织工业加快推进设备、技术现代化，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下，纺织系统规模以上企业的从业人员，从2000年的758.5万人，略增为2014年的975万人（在“全国工业”9772万人中占比10%）。
　　
　　当代中国纺织工业，早已不是本来意义上的“劳动密集型工业”。但从国情出发，纺织系统没有片面追求“省人化”。相反，在总体上保持稳步发展的情况下，还使整个纺织工业系统“规上企业”的从业人员数略有增加，发展到近一千万人的巨大规模。加上全国各地聚集在纺织、服装产业集群/专业市场的大量中、小、微企业从业人员，“全社会”统计口径的纺织工业从业人数，近年一直稳定在2100万人左右。
　　
　　如果再考虑与纺织工业相辅相成的植棉业、植麻业、养羊业、蚕桑事业以及纺织品、服装商贸总共约为1亿的从业人员，纺织工业在稳定中国社会就业水平中的“一荣俱荣”作用，就更显得重要了。
　　
　　总之，2000-2015的十几年间，中国纺织工业出现了新一轮的大发展局面。纺织工业在中国经济、社会发展中的“支柱产业”地位，在总体上更为清楚了。所谓“夕阳工业”云云，实在是过虑了。
